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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婚礼，新娘睡过了头
原创： 邹丹丹+咪蒙   2016-12-09咪蒙

（lost7 作品）

林宽宽是一个有钱且貌美的33岁女人。

她最烦心的，不是事业，而是没人追。

而导致她没人追的主要原因还是她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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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宽宽家里也拥有个私企，只不过业务范畴是殡葬行业，也就是白事。

好多人单听见“白事”这两个字就觉得丧，自然是不愿意跟她有什么进一步的接触。

林宽宽一度投奔到了相亲的大潮中，但仍旧是无人问津。

就在林宽宽已经死了心，决定孤独终老的时候，一个小鲜肉在相亲大会上，看中了林宽宽。

 

 

小鲜肉叫周南，25岁，长得眉清目秀，在相亲会上那一帮不是秃头、就是啤酒肚的油腻大叔中间，简直算得上是帅得作弊。

这么一个抢手货，偏偏认准了林宽宽。

林宽宽一脸懵逼地问周南，你看上我哪点？

周南答，互补。

原来周南家里做的是红事，而且规模不小。

周南说，我们两个一个做红事，一个做白事，在一起就是喜事，红白喜事嘛，正好合适。

林宽宽被这个强大且扯淡的理由说服了。

被这么好的男生看上，她连装矜持的步骤都省了，直接跟周南以结婚为前提，开始了交往。

 

 

林宽宽和周南在一起之后，过起了普通情侣的生活。

但他们又不是一对普通情侣。

正常女生喜欢拉着男朋友讨论的话题是，“前女友和我谁漂亮”，或者，“你爱不爱我”。

而林宽宽最喜欢拉着周南讨论的话题是，“你策划的婚礼都是什么样的”。

 

 

周南常常给林宽宽讲他策划的婚礼。

比如给一对新人策划了热气球主题的婚礼，新郎新娘在热气球上交换戒指；

比如给一对情侣策划了“海贼王”主题，新郎COS路飞，新娘COS娜美……

每次听完这些婚礼，林宽宽总是一脸向往地说，“真好”。

但是笑完，又有些难过。

因为她做的是白事，总是被认为不吉利，关系普通的人不会邀请她参加自己的婚礼。

关系亲密的朋友会邀请她，她又不好意思让对方为难，只能推辞。

所以林宽宽从没参加过任何一场婚礼。

 

 

周南看着林宽宽落寞的样子，笑着问她，“那你想把婚礼办成什么样子？”

林宽宽想了想，有点兴奋地说，“我想要一场紫色的婚礼，这样才足够梦幻。

最好是睡美人主题，新郎要像王子一样，一步步走过红毯，走到我面前，而我会打扮成睡美人，躺在花瓣中间，等着王子把

我吻醒。”

周南听完，撇撇嘴，说，“好中二啊”。

林宽宽很high的心情又冷了下去。

周南叹气，继续说，“哎，没想到我未来的婚礼，会这么中二”。

林宽宽愣住了。

这就算是求婚了吗？

林宽宽问，“没有鲜花，没有戒指，你这样求婚，也太敷衍了吧。”

周南挑挑眉头，问，“那我再准备准备？比如，我准备个三五年？”

林宽宽一听，又赶紧拦住周南，说，“少废话，有本事你马上就娶我！ ”

周南看着林宽宽着急的样子，忍着笑意，说，“正中下怀，求之不得”。

 

 

两人的婚期提上日程，结果，周南妈妈强烈反对。



周南是单亲家庭，由妈妈带大，周南妈妈嫌弃林宽宽做白事，年龄又大，不同意她进门。

周南经过一番严肃认真的分析，终于想出了一个科学的方法，他跟林宽宽提议，“我们生个宝宝，把生米煮成熟饭，我妈肯定

就没法反对了。”

林宽宽拍他后脑勺，“生宝宝？现在？你疯了吗？”

周南笑着说，“这有什么疯的？我特别喜欢孩子，我8岁的时候就想好了，长大了要生两个。我们抓紧时间，先生一个女儿，

以后再生一个儿子。到时候，我们就在家里的小院子装上两个秋千，我俩一人一个，让两个孩子推着我们玩……”

林宽宽被周南贱贱的描述逗笑了。

反正这辈子就赖上他了，生孩子是迟早的事，现在生也好，再拖就是高龄产妇了。

 

 

他俩工作也不怎么上心了，每天胡搞瞎搞。

天道酬勤，林宽宽快两个月没来月经了。

他俩兴冲冲地去了医院，林宽宽去检查，周南就坐在外面，跟孕妇们聊天，讨教经验。

从怎么照顾孕妇，聊到怎么照顾产妇坐月子。

林宽宽出来的时候，周南正在一边听孕妇传授经验，一边拿着个本子认真地做笔记，态度特虔诚。

看到林宽宽，周南兴奋地扬了扬手里的本子，说，你知道孕妇不能睡在正对门的位置么？回去以后，我要把床的位置换一

下。

林宽宽说，不用了，我没有怀孕。

周南一愣，说，没事，我们再努力努力。

林宽宽说，医生说我是提前闭经了，不能怀孕了。

周南沉默了。

 

 

路过家里的小院子，两个人都停了一下。

这下子，他们更沉默了。

是啊，秋千不用装了。

因为不会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来推他们两个大人了。

 

当天晚上，他们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林宽宽醒了，发现周南不在旁边。

她出了房间，看到周南正在厨房里给自己做饭。

她说，“婚约作废，我们分手吧。”

周南择着菜，头也不回地说，“我不同意。”

林宽宽说，“你应该找个更配你的人，可以给你一个完整家庭的，这个人肯定不是我。”

周南停下手里的活，转身看着林宽宽，一字一顿，“这个人就是你，也只能是你。 ” 

 

周南第一次见林宽宽，并不是在相亲会上。

是在10年前的一场葬礼上。

那是周南爸爸的葬礼，那天，雨下得很大。

葬礼开始了，妈妈突然发现周南不见了。

众人跑出门一看，周南正趴在地上，拼命往路边的排水口伸手，想捞什么。

原来他的钱包掉进去了。

大家都劝他，别捞了，不就一个钱包嘛，回头再买一个不就行了。

但是周南就是不听，一直趴在那，众人没办法，只好上前拖他。

这时，一个女生突然说，“我来帮你，我的手臂细。”

这个女生是林宽宽，她是这场葬礼的负责人。



 

 

她的手臂果然很细，一下就伸进了排水口，很快就把钱包拿了出来。

林宽宽将钱包递给周南，说，这个钱包一定对你很重要。

周南接过钱包，马上打开，抽出一张照片反复擦拭。

这是一张他和爸爸的合照。

周南对林宽宽说，谢谢，这是爸爸生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林宽宽手一挥，爽快地说，没事。

这时，周南才发现，林宽宽的手臂被排水口的铁栏划伤，已经流血了。

原来她的手也没有那么细。

从那个时候开始，周南就认定了林宽宽。

 

 

周南说完，看着林宽宽，单膝跪地，目光笃定地说，“请你不要再说分手，嫁给我，好吗？”

林宽宽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可是你妈妈……”

周南抱住林宽宽，说，“这是我要操心的事，你不需要担心。”

 

 

第二天，周南就跟林宽宽去领证了。

后来林宽宽才知道，周南跟妈妈坦白了他们不能生孩子的事情。

只是，换了一个版本。

他拿出一份他伪造的病历报告，告诉他妈妈，自己是重度阳痿，硬不起来。

因为这个缺陷，自己被历任女友嫌弃以及抛弃，只有林宽宽，一直在身边，不离不弃。

妈妈听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从此认定了林宽宽就是自己的儿媳，对林宽宽充满了愧疚之情。

 

 

领完证，周南对林宽宽说，“你不要担心，我们两个人，也能活得热热闹闹。”

林宽宽用力拥抱周南，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简直像踩到了全世界最大一坨狗屎。

 

林宽宽跟周南筹备起了婚礼。

他们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看场地；

试一套又一套的婚纱；

看无数式样的请帖；

还要试菜、定宾客名单、确定婚礼流程……

一场婚礼，充满了各种琐碎烦人的细节，但是林宽宽乐在其中。

 

想到这是自己参加的第一场婚礼，她觉得很新奇。

想到这是她跟周南的婚礼，她觉得很幸福。

她完全沉浸在筹备婚礼中，走路都是一蹦一跳的，睡觉都在笑。

更让她开心的是，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月经回来了。

也就是说，她可以怀孕了。

那一瞬间，她明白了，她踩到的，是全宇宙最大一坨狗屎。

 

 

林宽宽和周南又兴冲冲去了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之后，周南去拿了检查结果。回来跟林宽宽说，医生说她的子宫有点小问



题，还要继续检查。

周南安慰她，“咱们婚礼可以晚一点，但你的身体不能耽误，乖乖休息一阵，配合治疗吧。”

那天晚上，他陪着林宽宽看韩剧，给她讲笑话。

 

 

第二天早上，林宽宽醒了，看到周南，第一句话是，我是不是要死了？

周南一惊，说，“你瞎说什么呢。”

林宽宽缓缓地说，“昨天半夜，我醒了，看到你在院子里哭。”

周南没有说话。

林宽宽说，“你这么坚强的人，会哭，一定是因为我出了很大的事。”

周南还是没有说话。

因为林宽宽说对了。

林宽宽被查出宫颈癌，已经是晚期了。

闭经之后，又突然来月经，这就是宫颈癌的征兆。

知道病情之后，林宽宽沉默了好久。

再开口，她说的是，“对不起。”

周南一愣。

林宽宽说，“我们之前约好了，要活得热热闹闹。但我却要爽约了。”

周南的眼泪涌了上来，他想忍住。

林宽宽接着说，“留你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对不起。”

周南忍不住了。

他紧紧抱住林宽宽，嚎啕大哭。

 

 

两个月之后，林宽宽去世了。

这一次周南还是很淡定，没有哭，没有闹。

只是在外人看来，他已经疯了。

他非要亲自给林宽宽办一场白事。

亲戚朋友轮番劝他，但周南就是不为所动。

周南妈妈气急了，跟周南发火，大骂他，“你他妈能不能不犯浑？你一个做红事的去做白事，以后谁还找你做红事，谁还会请

你策划婚礼？什么婚礼都不会让你去了！”

周南沉默了很久，给妈妈跪下磕了个头，低声说道，“我最想去的婚礼都去不了，别的，也无所谓了。”

事业、未来和幸福，没有了林宽宽，都无所谓了。

爱情的配额是有限的。

有的人，把它切割成若干份，这样就能随意支取和保底。

有的人，选择一次性透支个精光。

周南就是后者。

他选择在爱情中毫不保留地赌上全部。

即使爱的人不在了，也一如既往。

因为这一次之后，他再也不会像爱她一样爱别人了。

 

 

林宽宽说，“我想要一场紫色的婚礼，这样才足够梦幻……”

于是，周南将葬礼办在郊区，四周全都是丁香树，紫色的花瓣在空中飘散，很梦幻，很梦幻。

林宽宽说，“最好是睡美人主题，新郎要像王子一样，一步步走过红毯，走到我面前，把我吻醒。”

于是，葬礼现场有耸立的城堡，在红毯的尽头，林宽宽身着一袭公主裙，安静地等着周南。

一切都跟林宽宽梦想中的婚礼，一模一样。

她所幻想的一切，他所承诺的一切，他都做到了。



只不过她睡的床铺，换成了木棺。

她想象的婚礼，变成了她的葬礼。

周南像林宽宽想象中的王子一样，穿着白色的西装，一步步走过红毯。

他想走得很快，很快。

因为前面等着他的人，是他最爱的人，他迫不及待想见到她。

但他走得很慢，很慢。

因为他知道，这是他见她的最后一面，现在的每分每秒，他都要记住。

周南终于，来到林宽宽面前，他仔细凝视着她，他的深情，一如既往。

她还是没有变，睫毛很长，鼻子很翘。

她闭着眼睛，像个沉睡的公主，等待她的王子把她吻醒。

周南慢慢地俯身，深深地亲吻林宽宽。

就像王子亲吻公主一样。

王子的泪，滴落在公主的脸上。

只是，公主再也不会醒来了。

 

 

PS：今天只发一条，因为我实在写不过来了。

我长期持续熬夜，休息太少了，经常都写到早上。

凌晨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七点的北京，我都见过了。

关键是每天睡不到四五个小时，要起床继续工作，有时候看电脑，都是重影。

前天写到早上8点，从公司回家，经过红绿灯的时候，一阵恍惚，差点被车撞了。

不敢再这么重度透支了。

毕竟还有好多好吃的，我没吃过呢。

所以跟你们申请一下，以后我周五、周六分别发一篇周末故事，可好？

其实周末故事你们看一篇可能只需要5分钟，但我和编剧合写，每一篇要花5-15个小时，好多篇都改过无数遍。

也许你会说，改了这么多遍，也不过如此嘛。

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太蠢吧。

不说了，我去补脑了。

哦。今天的比较虐，明天写一篇暖心的吧。

大家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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